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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廖明君以神话学视角与世俗功利观念解读壮族民间创作《妈勒访天边》，认为“访

天边”是访有“生殖与丰饶”意义的太阳；孕妇访天边，是原始先民认为孕妇“有生殖与丰饶”

的文化功能， “有与太阳相呼应的文化意义。”把故事释读成了人类向太阳祈祷的巫术仪式的

象征。《妈勒访天边》是故事，研究重点应放在所表现的理性意识上；也不能以世俗眼光看待文

学。该故事反映了壮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愿望，及壮族人民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意识的萌芽。 

  关键词：妈勒访天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理性意识；科学意识 

 

  《妈勒访天边》是长期流传于我国壮族地区的一则民间故事，该故事经民间文学工作者搜集整理后，

被《壮族民间故事选》[1]、《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选》[2]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选·故事大系·壮

族卷》[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4]等多种民间故事书收录，为便于研究，今参考多种版本，

结合田野调查了解的情况，列举其情节梗概如下： 

  1、 人们认为天是有边的，想知道天边是个什么样子。 

  2、 大家商量找天边的事，都自告奋勇前往。 

  3、 大家觉得年青的孕妇去最合适。 

  4、 年青孕妇踏上旅途，途中生下了孩子。 

  5、 母子俩一起找天边，沿途的人们很受感动，给他们以鼓励或照顾。 

  6、 母亲老了不得已留下来，孩子发誓找到天边，继续前行。 

  这是一则优秀的壮族民间故事，近年来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南宁艺术剧院历时两年，八易其

稿，将其改编为舞剧，在中国舞蹈第二届“荷花奖”决赛中获得了金奖第一名，取得了中国舞蹈届的最



高荣誉；此外，一些学者也对其表现出浓厚兴趣，以为其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就目前看，艺术界对该故事的改编创新无疑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学术界的研究却并无多少收获，笔

者没有看到有研究该故事的学术论文发表，仅在廖明君著《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一书中看到了探讨《妈

勒访天边》故事文化象征的一段文字[5](p26-30)。 

  在《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一书中，廖氏将《妈勒访天边》的故事定性为“神话传说”，然后对其从

神话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解读其蕴含的象征意义。廖氏认为，“访天边”应该是寻访太阳的象征。原因

如下：一、“寻访天边的目的是含糊而缺乏功利性的”；二、“壮民族”有“太阳崇拜”的文化；三、

太阳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就此廖氏认为，“所谓寻访天边，应该具有更为明确

的目的--寻访太阳。”再者，廖氏指出，故事中之所以由孕妇承担起寻访天边(太阳)的任务，不仅是因

为“孕妇身上体现的是两个生命，可以达到相对延长生命的长度”，更为重要的是，原始先民认为“孕

妇具有生殖与丰饶的双重文化功能”，“具有与太阳相呼应的文化意义。” 

 

 廖氏对《妈勒访天边》故事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而且可能已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舞剧《妈勒访天

边》中，母子所访就是能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的太阳。对于舞剧反映内容与原作的差别，我没有异议，改

编就是要创新，要区别于原作。但是，我以为廖氏对该故事的解读很有必要作进一步商榷。 

  首先，作为学术著作，廖氏将《妈勒访天边》称为“神话传说”是不够严谨的，神话与传说分别属于

两种口头创作体裁，一篇作品不可能既属于神话，又属于传说。我以为《妈勒访天边》不属于神话，神话

的中枢是神，如《共工颛顼争帝》神话、《后羿射日》神话、《布洛陀》神话，等等，其主要人物都是具

有超自然力的“神”。神话还往往具有解释性，像关于天地怎样形成，人类如何产生，水缘何东流，神话

中都有解释说明。《妈勒访天边》中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神灵的形象，也没有任何解释性的成份；《妈勒访

天边》也不属于传说，传说具有历史性，或讲述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关的故事，如包拯的传说、

杨家将的传说，等等；或采用历史的表述方式，如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寒食节的来历的传说，等等。传说

还具有可信性，所讲述的故事往往与特定的区域、风物、地理人文景观等相联系，让人有一种信以为真的

感觉。而《妈勒访天边》既不具有历史性，也不具有可信性。 

  《妈勒访天边》中，人物是没有任何特殊身份，以至于无名无姓的一对普通母子；事件发生的时间是

“古时候”，地点则没做任何交代，时间、地点都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从这些方面看，我们认为《妈勒

访天边》是一则传统的民间故事。 

  对神话和故事的研究在方法上大有不同。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神话中人类借助想象和幻想征

服自然和支配自然，其中蕴含着大量蒙昧时代人类的文化信息，表现的是原始人类在“万物有灵”观念指

导下的奇思妙想，必须将其置于原始文化的视野下才能对其有所认识或了解。一般来说，故事的产生要晚

于神话，也晚于传说，其中虽也反映一些古老的观念意识，但不是主要的，人们在创作与讲述中有了明显

的自觉意识，譬如故事中常常出现的海龙王的女儿的形象，宝物的形象，等等，无论是讲述者，还是听众，



都不会信以为真。总之，在故事讲述中人类的理性意识占了上风，因而，故事中虽也可能包含一些历史“遗

留物”，但故事的研究重点却应该放在对其所表现的理性意识上，而断不可完全从原始思维的角度去考察。 

  廖明君正是犯了这种方法论上的错误，在解读《妈勒访天边》时，把故事当作了神话，完全从原始思

维的角度看待产生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口头创作，把整则故事看作无意识创作，着力于从中寻求“原

始遗留物”，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事中的“天边”意味着“太阳”，孕妇象征着“生殖与丰饶”，

具有与太阳相呼应的文化意义。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就会把整则故事释读成人类向太阳进行祈祷的

巫术仪式的象征，从而消解该故事原本具有的积极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 

  廖氏在解析《妈勒访天边》故事时，还犯了另一个错误，那就是以世俗事理的眼光来看待文学。文学

以情感人，不是以理服人，如果处处以日常事理去分析、评断，就不能进行正常的文学研究。譬如，近年

学界有人著书批评《水浒传》，以为梁山英雄崇尚暴力，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以至于提出要对这部古代

文学名著进行解毒[6]。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关于《愚公移山》的神话有人也有高论，据

《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有人以为愚公挖山属于蛮干，仅凭热情而缺乏科学态度，搬山不如搬家，

既省力又省时[7]。在研究文学作品时，以世俗的日常事理去加以推论，自然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廖明

君在研究《妈勒访天边》故事时正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以为故事中“寻访天边的目的是含糊而缺乏功利

性的”，按日常事理而言，人们必不会去“访”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天边”，因而“访天边”

一定是意味着寻访具有“生殖与丰饶”意义的“天边”的太阳。其实，即使按事理推论廖氏的观点也未必

能成立，太阳起于东落于西，何尝老老实实在“天边”呆过?如果以世俗的眼光作进一步推理，整则故事可

能都不成立：让一个孕妇独自上路，她的丈夫哪儿去了?这是多么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无论如何，对于

廖氏以世俗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观点来审视这则优秀的民间故事我是不能苟同的。 

  总之，我以为廖氏在分析《妈勒访天边》的文化内涵时，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以神话学的视角

分析故事，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一是从日常事理的角度看待文学，犯了文学研究上常识性的错误。那么，

《妈勒访天边》故事究竟应该如何解读，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我以为，当我们不再把《妈勒访天边》

看作神话，而是还其以故事的身份后，其内容也就不难理解。 

  首先，从故事发生来看。《妈勒访天边》的故事发生于人们对自然的观察。故事讲：“古时候的人瞭

望苍天，望见天就像锅头一样，圆圆的盖着大地。于是大家都说，天一定有个边的。谁都想去看看天边，

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8](p24)正是因为想看看“天边”是什么样子，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人们

才有了访“天边”的冲动，也才有了“访天边”的故事。 

  “访天边”是一个大胆而新奇的念头，“表现了壮族祖先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和决心”[9](p14)，标

志着壮民族科学意识的萌生和理性意识的觉醒。早在上古时期，原始先民就开始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但

他们对于观察到的结果都统统给以了想当然的解答。譬如，天上为什么会有彩霞?他们以为那是女娲用五彩

石补天的结果；水为何东流?他们则认为那是因为共工撞折了天柱。原始先民对大自然充满了兴趣，却没有

科学探索的意识。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当古希腊人在摆脱了宗教信条的束缚后，不再

用神话和任性的神来解释世界，来区别自然与超自然的时候，才是真正发现了自然，才可能开始真正意义

上的科学探索。正如人们所说的开始了科学探索的古希腊人一样，创作《妈勒访天边》故事的壮族先民已



不再满足于将对自然观察的结果凭宗教幻想作想当然的解释，而是要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故事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了科学的“实证”精神，及通过实践去探索自然奥秘的理性意识。如果说，从用宗教的眼光到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自然的转折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那么，《妈勒访天边》的故事则说明壮族先民早就

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转折。 

 《妈勒访天边》故事另一点让人们感觉不解的是，人们做出“访天边”的决定，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功利

性动机。我以为，“访天边”是一种探索自然奥秘的行为，可以提高到科学探索的层次来认识。科学不同

于技术，科学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或本质，所探求的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客观真理，科学研究过程并

不以改造世界为直接目的，不直接服务于人，它的直接目的是认识世界。技术是科学的应用和人类的发明

与创造，才是与实际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需要有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那种所谓“纯

理论的兴趣”。不少人认为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有一个

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极端的实用取向的科技价值观。实用科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的发展动力

来自于现实要求。一旦现实不再提出要求，科学研究的动力也就没有了。中国文化重实用几乎是学术界的

一个共识，就儒家文化而言，关注的几乎完全是日常伦理，而对“六合”之外，几乎采取的是一种完全漠

视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出人意料和难能可贵的是，《妈勒访

天边》故事中的人们做出的“访天边”的决定没有任何实际性的功利目的，大异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我

们当然不能对传统社会壮族民众的观念意识过于拔高，但我们却不能不说这则故事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包

含着科学自觉意识的萌芽。在这则古代民间故事中，壮族先民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功利观念的束缚，表现出

对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探索活动的浓厚兴趣，这不能不让人惊讶和佩服。 

  总之，从《妈勒访天边》故事的发生来看，壮民族曾经萌生过探索或破解自然奥秘的自觉科学意识，

或许它仅仅像一道闪电一闪而过，但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或宝贵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壮族人民没有走

上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之路，但就此我们认为，他们完全可能有能力接受和发展现代科学，在新时期为中华

民族的科技强国战略做出突出的贡献。 

  就《妈勒访天边》故事的发展来看，人们所决定的“访天边”的人选也是出人意料的。人们一般会认

为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年青人有力量，小孩有年龄优势，都可能会成为人选，而孕妇作为女性是弱者的象

征，二者身体臃肿，行动不便，不可能被委派担此重任。但故事中被委派走上了寻访“天边”的漫漫之路

的却恰恰是孕妇。而故事中借孕妇之口说出的理由又不能不让人信服：“给我去最合适，我年纪还轻，可

以走五、六十岁，到那时候还走不到天边，我生下的孩子，他可以继续向前走。”[10](p24)这部分内容不

但表现了壮族人民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更是表现了壮族人民不同寻常的智慧。 

  就故事的发展来看，寻访天边的行为还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孕妇在出发之时：“男女老少都来到

村边送行。有的送给衣物，有的送给干粮，有的把最利的刀子送给她途中作护身。”[11](P25)途中，寻访

“天边”的行为也得到了人们普遍的鼓励和支持：“母子沿路经过许多村子，每经一个地方，人们都盘问，

当人们知道母子不怕重重困难，为的是要去寻找天边，谁都深受感动。于是，大家都帮助他们解决途中的

困难，鼓励他们坚持下去，为人们找到天边。”[12](P25)从故事来看，至少故事的讲述者认为这种纯以探

索自然奥秘为目的的行为是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欢迎的，这则故事传承、流传至今，肯定是已经过千万

人之口，就此我们可以认为壮族人民普遍具有探索自然、了解自然的愿望和热情。 



  总之，从故事发展看，《妈勒访天边》表现了壮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反映了壮族人民所普遍具有的

探索自然奥秘及认识客观世界的热情。 

  最后，从故事的结局来看，母亲年迈后在人们的劝说下留了下来，儿子则决心走完没有走完的路，直

到把“天边”找到。大多数情况下，故事的讲述人都没有告诉人们儿子找到“天边”没有，也没有告诉人

们“天边”能不能找到，可见故事讲述者并不一定认为“天边”是可以找到的，甚至也并一定认为“天边”

是存在的。即便故事讲述者以为“天边”是存在的，是可以找到的，我以为“天边”在故事中也应该理解

为一个象征，它象征着自然界中种种为人所不知或不解的奥秘，而整则故事则象征着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

中的艰难求索或自强不息。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妈勒访天边》故事，反映了壮族人民求索自然奥秘，进一步认识世界和了解世

界的理想、愿望和热情，表现了壮族人民的智慧，歌颂了壮族人民在探索真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决心和恒

心。通过对故事的分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壮族人民理性意识的觉醒和科学自觉意识的萌芽。该故事有

着重要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故事中求索的无目的性及无结果性越发体现了求索者的执着，

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强烈的震撼；其中所表现的为认识、了解客观世界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将永远

激励后人，鼓励来者；同时，它也让我们对壮民族的心理意识及精神风貌有了新的或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总之，《妈勒访天边》故事是壮族民间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珍视和宝贵，

及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研究。以上就是我对《妈勒访天边》整则故事的内容及其文化意义的认识或理解。 

通过对《妈勒访天边》故事的解读、分析，我产生了这样一点心得，少数民族不同于原始民族，就我国而

言，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就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有的与汉族一样已处于封建时代。进入阶级

社会后，人们的神话思维观念逐渐淡薄，而理性意识日渐觉醒。因此，不能总以审视原始文化的眼光看待

少数民族文化，动不动就和神话思维联系起来。就壮民族的口头文学来看，其中有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神话思维的神话或传说，但也有不少表现出鲜明的理性意识的传说或故事，所以并不能以看待原始文化的

态度一概而论，当然，也并不是只有从原始文化的角度去发掘、探讨才具有意义，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探讨

其反映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团结，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 

  《妈勒访天边》虽仅是一篇短短的故事，但其蕴含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都不可低估，文

艺界的改编所获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但学术界的研究却还仅是一个开端。本人虽尽力

发掘，但因学识浅陋，心笨笔拙，自觉辞不达意之处甚多，谬误之处概是在所难免，望廖先生及其他学界

贤达不吝赐教，本人定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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